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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1 925年9月，六安青年黄人祥
(瑞生、子仁、王振荣)与安徽同乡、
婺源人王泽农(今属江西)、桐城人
江福利去北京升学，三人同时考取
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农艺系。在他们
从家乡带到北农大的消息中，最引
人瞩目的是六安大刀会 1924年曾
经占领过六安、霍山两座城池，并
成立农民自己的政府。这引起中共
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的关注。

黄人祥，安徽省六安县石婆店
沙家湾黄涧河人。家庭农商皆作、
殷实富裕、幼读私塾。1919年春考取
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下称

“省立三农”)林学专业。学制4年，1

年预科，3年本科。学习刻苦，品行
端正，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爱国爱
民、成绩优异、思想进步、追求真
理，在师生中很有威信。省立三农
第一届学生联合会成立时，当选为
副会长，第二届时任会长。1920年，
与省立三农首任校长、文牍兼修身
课教学朱蕴山，日本留学生、省立
三农学监桂月峰，进步学生翟启善
等一起在省立三农学习马克思主
义。1921年12月26日，经省三农校长
沈子修、桂月峰介绍，首批加入省
立三农秘密组织——— 农民协会，在
六安县城郊区秘密开展农民运动。
1924年，六安爆发大刀会起义，迅
速占领两座县城，建立相应的行
政、军事机构，并得到百姓的拥护。
这自然引起了秘密从事农民运动的
黄人祥的高度重视。

当时的六安及安徽是在北洋军
阀政府的统治之下。以李大钊为负
责人的中共北方区委成立后，这里
的农民运动等即由中共北方区委负
责。

北京农业大学，是北京大学的
一部分，是中共北方区农民运动委
员会及北方区委西部委活动的一个
据点。西部委书记乐天宇、李怀才、左士等北农大学
生也是西部委负责人。乐天宇等当时还在北京郊区
开展农民运动，得知黄人祥带到北农大的消息后，对
六安大刀会破城、设立政府的行动甚感震惊与兴奋，
深感有必要去实地调查了解，并向中共北方区委反
映了这一意见。

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对六安大刀会组织状
况及发展动向非常重视，立瞩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
负责人陈为人与区农委负责人立即派人去六安调查
大刀会的事。

说来也巧，当时适有省立三农校长王兴序到京，
向北农大访聘教员。经李大钊同意，遂由陈为人派乐
天宇去应聘，由北农大同学阚问燥向王兴序推荐。

乐天宇，湖南人，北农大学生，中共北方区西部
委书记，品学兼优，又有阚文燥举荐，王兴序校长即
把聘请乐天宇任职省立三农教员事定下来了。聘书
很快寄到，乐天宇即由蚌埠经过阳关到达六安。

乐天宇到达省立三农后，很快就听到厨工、学
生、附近农民讲述1924年六安大刀会破城及占领六
安、霍山的故事。乐天宇经过调查，并综合各方面消
息，分析认为，六安大刀会是从淠河上游发展起来
的；参加大刀会的人，都是贫苦农民。农民在家种
田，受地主家地租、高利贷剥削；进城卖农产品，受

城市奸商、军队、贩子剥削。农民时常反抗
这些剥削者。曾经有农民进城卖蒜头，与
驻军打过架。受气后，组织农民到城市反
抗，又受镇压。这样，就激起淠河两岸之苏
家埠(离六安40里)、麻埠、流波、牛宝庄、
金家寨等地的农民秘密参加大刀会。

乐天宇在省立三农工友帮助下，还对
淠河中上游大刀会源起地实际调查。1925

年11月的一个星期六，在一位厨房工友荣
本成向导下，乐天宇去苏家埠、麻埠、金家
寨等地暗访大刀会活动。第一站是苏家
埠，当晚也住在厨工向导的朋友家。此人
姓田，是大刀会会员。当晚，乐天宇与田姓
拉家常，想让田姓谈谈大刀会破城故事及
现在活动情况，但没成功。可能因为大刀
会遭镇压而失败的惨痛记忆使幸存的大
刀会会员们被牵连而晦谋如深。

第二天是星期天，乐天宇一行到了麻
埠。麻埠是皖西商业重镇，物产丰富，商业
繁荣，是大别山心腹地一颗璀璨明珠，有

“金麻埠”、“小南京”之称。乐天宇一行在
麻埠吃过中餐后，下午去牛宝庄、斗米庄
(鲍注：乐天宇笔下的“牛宝庄”可能为“流
波潼”，在征集到的地图及《六安明志》、

《六安县志》中，从未见“半宝庄”地名，也
未见与“斗米庄”谐音的集镇名字)。在牛
宝庄，荣本成找来几个据说曾参加攻打六
安城的大刀会会员，与乐见面、交谈。但他
们都不承认自己参加大刀会、参加攻城、
反抗压迫的事实，与苏家埠的田姓会员表
现一样。

第三天，乐天宇一行去金家寨。据当
地人说，这里仍有大刀会暗中活动。

当时，六安驻军是马祥斌，他是北洋
军阀政府家养的，很反动。依据中共北方
区委指示，在对六安大刀会及工农基本情
况了解阶段，暂不组建中共党团组织，可
组建进步组织如体育会、学生自治会、联
合会等，为党建、建团作准备。

经乐天宇对六安大刀会暴动调查后，
由乐天宇写成《六安大刀会暴动情况调查
报告》，于1926年1月提交中共北方区委组

织部负责人陈为人转交李大钊同志。该报告认为，大
刀会是一个受压迫的半迷信团体，有仇恨之奋，有违
信之勇，没有政治头脑，没有革命组织。这份报告对
正确对待会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1926年9月，淠河流域大刀会复起，声势很大，
省立三农学校一度停课。但大刀会没有破城。乐天宇
奉中共北方区委之命，于12月再次到省立三农调查
了解大刀会组织发展及活动情况。乐天宇到省立三
农不久，旋即奉命，赶湘，参加湘南暴动。这时，省立
三农青年厨工、共青团员、荣本成到长沙，通过安徽
省党务干部学校学生李启耕得知乐天宇在长沙住
址，并找到乐天宇，并随乐天宇一起参加湘南暴动。
乐天宇在被捕前，曾指示荣本成返回省立三农厨房
工作，并将进步学生王洛兰等十余人的名字告诉了
他，让他找到老学生，并可在进步学生中建立团组
织。至此，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派乐天宇调查六
安大刀会暴动破城及乐天宇三赴六安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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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生活，新气象，往往使我兴
奋不已。浮想联翩的是对往事的回忆。

1957年我出生在金寨县斑竹园镇，少年
时没有出过大山，总以为天下到处都是荆棘
丛生。

1967年，我在峰回路转的七八公里外王
氏祠小学读书，沿途哪儿踩着石步过河，哪个
岭头有歇息纳凉的大树，哪儿有玩耍的大石
板，都记忆犹新。没有大人接送，同伴们夏天
赤着脚，冬天穿着单鞋，连走带跑。我被踢掉
指甲的右脚大拇指至今还是“瞎”的。

60年代末的一天，庄里来了很多人，
很热闹，说是修路的。我们都腾出房子让他
们住。他们是全县调度的农民工筑路工程
队。住我家的是燕子河和铁冲的，约20多

人。带的工具是锄头、铁锹、铁锤、钢钎
等，还有板车，也有木质轱辘的独轮车。

1974年，梅(山)长(岭关)路在人力条件
下全线建成通车，一条蜿蜒曲折的泥沙路自
斑竹园经丁埠、古碑、青山、油坊店至县城
梅山，全长150多公里。一日一班载客30多
人的大客车，每日早晨6点从斑竹园发车，
下午 3点多到达县城梅山，时长 9个多小
时。同年，我作为斑竹园区篮球队员，随12

人组成的篮球队去县城梅山参加全县国庆节
运动会。客车行驶至古碑查儿岭路段时，因
为路基坍塌，客车侧翻到5米下的沟坎造成1

死4伤的交通事故，幸亏我们队员都无大
碍。一个星期的运动会结束后，我回家一进
门，母亲惊喜地抱着我泪流满面。原来她听

说出了车祸，但信息闭塞，不知道后果。可
怜母亲一周的煎熬！

八十年代，一条新的梅长公路竣工通
车，途径南溪、双河、大畈、沙河店至梅
山，长约90公里，路况较原先好多了。客
运时长3 . 5小时左右，大大缩短了行程距
离。九十年代又有双河经桃岭至梅山的公路
建成，终于绕开事故频发的大畈岭，道路平
坦了很多。

2009年至2010年，穿越金寨县境内的
合武铁路和沪蓉高速公路先后建成，逢山入
洞、遇水飞桥的两条交通大动脉给大别山融
入浓浓的现代化气息。镇境桥口村竹根河铁
路大桥长1542米、高80余米，凌空飞架，
气势恢宏，为大别山中第一桥。家乡斑竹园
的土地上，动车与汽车并驾齐驱，汽笛长
鸣。

党的十八大之后，在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随着脱贫攻坚号角响起，“四好农村
路”建设全面展开。开山筑路，碎石架桥，
挖掘机、铲车、大卡车的轰鸣声代替了过去
人们肩担背扛哼唱的号子声。条条道路在阳
光下建成。

如今，斑竹园镇合武铁路、沪蓉高速公
路、国道346、省道210、县道054，还有村
村通、户户通宽敞平坦的水泥路像是一张密
织的网，镶嵌在美丽的乡村大地上。人们走
亲访友轿车摩托代步，二元公交连通周边乡
镇，驾乘舒适快捷的交通工具，直达北上
广。人民大众共享着努力奋斗、砥砺前行的
发展成果，享受着幸福美好的和谐生活。

路路的的变变迁迁
吴吴继继利利

大别山区是红色文化的摇篮之一，霍山县下
符桥镇红色文化资源底蕴深厚，是霍山最早建立
党组织的红色区域。在此孕育产生了早期霍山县
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游击
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系列斗争历程，走过
一段段烽火岁月。

“如何让红色基因焕发出夺目的光彩？如何
让红色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如何借助
深厚的红色文化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这是我们
镇党委、政府近些年一直在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据下符桥镇宣传委员杨建勋介绍，2020年，下符
桥镇党委、政府充分挖掘本镇红色文化内涵，将
红色文化融入乡村振兴、全域旅游，打造鲜明特
色的下符桥名片——— 三尖铺红色旅游文化中心。
项目总投资约1500万元，面积约33000平方米，
建设“一园一馆一湖”，即三尖铺烈士陵园、百年
符桥纪念馆、丹心湖。

沿着丹心湖边走进百年符桥纪念馆，百年符
桥浮雕庄严肃穆，“淮西第一桥”，“霍山北大
门”，十个大字让人眼前一亮。进入纪念馆黑炭冲
战斗布展区域，用儿童连环画来讲述战斗小故事
和军民鱼水情，再配上立体战斗场景的声光电，
让参观者既了解了战斗中的感人故事，又仿佛身
临其境地感受到战斗的宏大场景；展馆占地面积
260平方米，分为烽火岁月、正道沧桑、希望田野

三个部分，不同于一
般展馆只展示到1949

年，这个展馆展示了
1920年至2020一百年
下 符 桥 的 革 命 斗 争
史、奠基立业史、改革
开放史，这在六安市
还是首次。

拾级而上，我们登
上纪念馆边上的烈士
塔，四周环绕矗立的
树木，像是一个个昂
首挺胸的士兵，守卫
着这座神圣的烈士陵
园。据工作人员介绍，
这座烈士墓原是纪念在黑炭冲战斗中牺牲的烈
士，2020年，镇党委、政府对烈士墓园进行扩建，
涵盖了在下符桥区域内牺牲的革命烈士和在不
同革命时期牺牲的615名下符桥籍革命烈士。每
年清明节、建军节、七一、十一等重大时间节点,

有很多单位组织干部职工、党员群众、中小学生
来此开展重读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的革命传
统教育活动；也有很多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军人
等革命斗争的亲历者、见证人自发来陵园参观、
瞻仰、追思。

讲好红色故事 筑造红色小镇
夏富巧

吴吴峰峰 摄摄

母亲自幼练习书法，擅长小楷。母亲
说，她小时候写字都是用毛笔的。那时，
外公在毛坦厂老街经营一家祖传的丝绸
店，家里虽有账房先生，但母亲放学归
来，总喜欢跟在账房后面学记账目，母亲
觉得写字是一件有趣的事。

外公祖上世代以经商为主，祖训不
管男孩女孩都要念书。外公小时候读过
几年私塾，后因贪玩，喜欢耍枪弄棒，只
好又送去学了三年武功，因此，在学业上
没有精进。当外公看到自己小女儿记录
的账本时，很是高兴，便经常给母亲几个
小铜板零花用。

毛坦厂老街人文，源远流长。母亲记
忆较深的是过年时，老街上家家户户都
要贴上大红色的宣纸门对。可以说老街
的对联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对联的内容
寓意祥和，气势宏大；对联上的字也写得
行云流水，笔画厚重。每逢过年，母亲便
顺着老街街道，从上街头到下街头，挨家
挨户地看着对联，从中观摩学习每一个
字的风格章法。

母亲在毛小读书时，就经常被老师
表扬她的字写得好。母亲小学毕业后考
入安徽省立女中(五年制)，因战乱原因，

女中从省城合肥搬迁至金寨县(解放前
称立煌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母亲开
始使用钢笔，可想而知，母亲的钢笔字也
是极好的，尤其是她的草书。

在女中，母亲字写得好，也是出了名
的。母亲说，她一生中最难忘的是在立煌
女中读书的那段时光，那是她一生中最
单纯、最甜蜜、最幸福的时光。

母亲85岁那年，在银川二姐家用小
楷写了一幅“岳阳楼记”，我们兄妹视为
珍宝，这一幅留在小弟那里。这些年，母
亲陆陆续续写了不少字，分别留给我们
七兄妹，她说有一天等她老去了，想她的
时候就看看这些。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天赋也是很
重要的。母亲虽育有7个子女，但我们兄
妹在写字上，没有一个超越母亲的。好在
遗传基因也同等重要。记得我们兄妹读
书时期，都各自买过钢笔字帖练字，只大
哥和小弟遗传了母亲写字的天赋，也写
得一手漂亮的行书。

而母亲遗传给我们五姐妹的，是她
的音乐和文学细胞。

母亲吹得一手好口琴。母亲吹口琴
时，喜欢拿个小茶杯放在手中，边吹边打

拍子，母亲还擅长吹奏重音口琴，懂得换
气的技巧，吹奏出来的音效特别好。我们
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吹奏《渔光曲》《彩云
追月》《乌克兰舞曲》《满江红》等经典老
歌。

母亲在女中求学时就识得五线谱，
歌唱得也好，从不走音。母亲80年代中
期退休后，参加了淮北市老年大学书画
班和音乐班，并担任音乐班班长，每次市
里有重大活动时，母亲负责领唱或者担
任指挥。有一次母亲代表老干部局参加
省里的七一建党歌唱大赛，获得安徽省
老干部局一等奖。

相比较，我在文学上遗传母亲偏多
些。倒不是说我在文学上有天赋，一是自
小我随外婆从南到北，行走的地方比较
多；二是书也比其他姐弟看的多些。这是
因为我从小不在父母身边，身边缺少兄
弟姐妹的玩伴，多余的时间就用来看闲
书了。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说来有些愧疚，母亲80岁之后写了
不少有关故乡和游记的随笔。每次回娘
家，母亲拿给我们看，我们都心不在焉。
直到2017年夏，女儿在电脑上帮母亲整
理了一篇有关乡愁的文章，发给了新媒

体，没想到刊发后反响很大，这对母亲来
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几个月内，母亲一
鼓作气，连写了几篇故乡的文字，均被推
发。那一年母亲已89岁。

前两年我曾写过一篇关于父亲的随
笔，大意是，父亲自小爱学习，活到老学
到老。其实，母亲身上也有这种学习精
神。母亲有许多本子，随时记录一些关键
词，看电视新闻时，看到她认为的重要新
闻，也会及时地在本子上记下两行。

母亲这几年因为身体的原因很久没
有练习书法了。前不久，我在兄妹群里看
到三姐发来母亲写毛笔字的视频，当时
眼睛就湿润了。以前母亲每次练习书法
都是站着写，说这样写字，使得上劲。但
这个视频里，母亲是坐在桌前，手中拿支
大号毛笔，颤颤巍巍地试写。

我常想，母亲这辈子如果不是忙于
事业、忙于养育众多儿女，如果能多些属
于自己的时间，练习书法，学习音乐，一
定会有大成就的！只是每个人，因种种原
因，选择不同，结果也不同。春种秋收，春
华秋实。岁月，苍老了母亲，但也成就了
母亲。我想母亲这一生，或许已收获许多
许多。

母亲的“文艺范”
冯 文

一个周末，雨后初晴，天气很好，早早
起床，收拾停当，开车去接老爸，今天我的
任务只有一项：陪老爸钓鱼。

老爸一生爱好不多，平时除了养养花，
就是喜欢去钓鱼。这个爱好，好像是老爸转
业回家乡之后才有的，相对于二十多年规律
严谨的部队生活，地方的工作和生活都让老
爸感觉有些不太适应。闲暇之时，老爸就喜
欢上了钓鱼。

除了满足个人爱好，钓鱼带给我们最直
接的实惠就是让并不富裕的家庭常常获得打
牙祭的机会。每次钓鱼回来，看着网里鲜活
的鱼儿，妈妈总会满脸欢喜地忙活着清理
鱼，或烧或蒸或腌，有性子长的鲫鱼，妈妈
也会视情况放入水桶中养起来，留作我们下
一顿的美食。

长大一些后，父亲钓鱼的时候便开始带
上我。作为老爸唯一的贴心小棉袄，我也成
了老爸钓鱼时最得力的小帮手。

记得初三时的我，已经有1米65的个头
了，可老爸还把我当成小丫头一样，让我坐
在自行车前面的横梁上，一边骑还一边不停
地说“头往下低点、遮我看路啦”，一路风
驰电掣而过，留下父女俩开心的笑声。

虽然对钓鱼并没太多兴趣，但长期随着
钓鱼迷老爸走塘穿河，耳濡目染，对于钓鱼
的流程也算是熟能生巧。兴趣来了，我也会甩上两杆子，钓几条鱼上
来，证明一下老爸的调教卓有成效，俗话说虎父无犬女啊。只是在渐渐
长大的日子里，忙着自己的工作、家庭和学业，已很少陪老爸钓鱼了，
记忆中最近的一次也是在三四年前了。

老爸退休后，没事就和几个朋友一起，或是一个人骑着车，到野外
钓鱼。只是过了七十岁后，人明显衰老许多，这两年也不放心他一个人
外出，于是趁着天气好，陪他一起去过过瘾。

老爸早已准备妥当，各种装备，满满的一大包。父女二人，径直向
目的地进发。朋友在离县城不远处寻了一个池塘。池塘不大，有经验的
老爸绕塘四周转了一圈后，便判定这塘里以哪种鱼居多，并迅速选定两
处位置，准备撒饵。这时，老爸打开他的装备包，虽然近年外出不多，
但老爸的装备可一样不少，钓不同鱼的各种饵料、不同型号的鱼线、网
兜、小凳子、遮阳伞样样具备。看老爸拿出遮阳伞插好，放好小凳子，
就开始熟练地穿线、上饵，我似乎又看到了许多年前带我钓鱼的老爸。

老爸专注地盯着水面，一副老翁坐定的姿势。我蹲在老爸旁边，看
了一会，便不耐烦了，来回地走动，一会去倒杯水喝，一会又去拽上两
朵花。老爸无奈地说我还像小时候那样没长性，鱼都给我吓跑了。在他
的眼中，也许我还是没长大的孩子吧。

水面波澜不惊，只是偶尔会有一两条小鱼跳出，荡起一圈圈的涟
漪。过了许久，露在水面的鱼浮开始下沉，几秒之后又浮了上来，这就
是钓鱼人俗称的“送浮”，表明可能会有鱼儿上钩或是游过。到底是不
是上钩了，还不能完全确定，因为鱼儿其实是很聪明的，它也要试探几
下，确定没危险了才会放心吃饵。来回几次，老爸屏声敛气，待浮子全
部隐入水中，鱼线垂直下沉的时候，老爸使劲把鱼杆往上一拉，一条亮
白耀眼的鱼儿便欢蹦乱跳地跃出水面。老爸提着鱼杆将鱼拎到岸边，鱼
儿掉落到草地上，我眼疾手快地一把按住，扔进放在池塘边的网兜里，
父女配合得相当默契。哈哈，终于开张啦！接着，又有第二条、第三条
鱼陆续上钩。

别人都说钓鱼是个体力活，一点也不错，不停地拉钩，换饵，又加
上不时会有鱼上钩了却跑掉的懊恼，即使我在旁边只是负责捉鱼进筐，
两个多小时，也是觉得有些累了，可老爸意犹未尽，一点也不显疲倦之
态，还把小凳子让给我坐。临近中午，阳光已有些灼热了，我和老爸决
定鸣金收兵。

一上午的时间，收获不算
太大，只钓得几条小鲫鱼、一
条鲤鱼。可看着老爸笑呵呵的
样子，一点没有遗憾和沮丧。
帮老爸收拾装备的时候，我忽
然觉得，老爸在乎的也许不是
钓鱼这件事，而是一种陪伴，
是父女俩在一起的这段短暂而
快乐的时光。

在那荒诞的岁月里，高中毕业没学
可上的我成了无业游民。虽然也可以薅
秧除草兴田种地，但对于读过十年书的
女孩来说，似乎有些于心不甘。不知是
上天眷顾我还是戏弄我，一阵风把我吹
到兔子不拉屎的庙庄队当生产队长。我
沮丧极了：这里的人谁不是看着你长大
的黄毛丫头？能降住谁呀！好在我有穷
家里练就的吃苦耐劳的本领，有当学生
干部时练就的嘴皮子，第一场群众大会
上，一个多小时的讲话把大家惹笑了好
几回，一下拉近了我和群众的距离。有
人开玩笑说：“李队长，老虎不发威，人
家当是病猫呢！你干吧， 我 们支持
你！”我心里暖暖的：是条龙也得云彩
托着，何况一个白手起家的学生娃？有
大伯婶子的帮助，有一帮姐妹的支持，
第一年就打了个粮食翻身仗，获得了大
丰收。群众有了饭吃，那个乐啊无法言
表。

我们乐，领导也乐。公社书记来
了，妇女主任来了，区团委书记也来
了。可那时不兴下饭馆，领导们再晚都
是回公社食堂吃饭。而事有不巧，那天
杨书记和熊书记来，突然下雨，又没带
雨具，恰恰又到了饭点，我怎么办？我
能怪他们没带雨具，又没背着锅吗？只
好带他们到另一个队自己家吃饭。那
时，家家都没好吃的，我家更穷。只顺
便从一个打鱼的那里买了二斤鱼，回家
炒一盘鸡蛋，外加两盘青椒、萝卜，大
弟买了一斤七毛三的酒，就吃了起来。

可是爱面子的我深感不安，半天没
走近桌子。好在他俩也是农村出来
的干部，理解农民的不容易。所以
故意显出夸张的神情，津津有味地
吃着，还不时地讲个雅俗共赏的笑
话，觉得他们没有嫌弃、没有小瞧
我，仿佛就是邻居家的两个大哥
哥，我记住了这份情谊。

斗转星移，一不小心过去了三十
年。一次回娘家的路上，见到了我同
学，她不经意说出那顿饭过后的小波
折。说时间不久，庙庄生产队现金保管
员拿出一张发票给熊书记说：“你们那天
吃的饭不是李队长的，是我们队的，她
把饭钱领回去了。”听到这话，我顿时
勃然大怒：这不是污人清白，把人往脏
水里按吗？看他文质彬彬的，怎会干出
这么龌龊的事呢？我虽不知是多少钱，
也不知道领导什么看法，但我知道他除
了想阻挡我前进的路，主要想趁机捞点

小钱。到家后，我气呼呼地拉大弟去找
郑会计，大弟为难了：他是我师傅啊！
是他教会了我修理农机具，现在能挣钱
有人家的功劳啊，我担人家情呢！怎好
反目为仇？

我顷刻之间傻了，像开水锅里捞出
的菠菜，虽腾腾地冒热气，但软不拉塌
蔫了。以大弟的心性，只要担了人家
情，什么都可消除。我还能讲什么？我
已五十多岁了，又是个中学教师，离开
家乡三十多年，我能脸红脖子粗地上门
跟人家吵架吗？罢了，还是古人说得
对：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

空。
现在，人到七十的我觉得当年的做

法是对的。做人不能太较真、太强势。
得饶人处且饶人嘛，人情留一线，日后
好见面。人们都说世界是个万花桶，而
我说简直就是潘多拉的魔盒，什么都
有。有光明也有黑暗，有美好也有丑
陋，有善良也有邪恶……人不能只适应
好的而抵触坏的。有这包罗万象的存
在，才是完整的世界。有了这样的世
界，才会使人多一分勇敢，多一分审
慎，多一分拼搏精神。你的生活才会更
精彩，你的人生才会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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